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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上古老文明的交响与和鸣

—评《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阿拉伯卷》
林丰民  林  哲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虽然远隔千里，但两个民族之间唐代以前就有

经贸往来，唐以后更加频密，与之相伴的还有两国间的文化、文学交流，

虽然在交流规模上远不及商贸往来，但其独特的光彩从未被后者掩盖。

从唐代到近代都可见两个古老文明交流、借鉴的熠熠光彩，进入现当

代，中阿间的文学交流与互译随着中阿国家间外交、经贸、文化交往

的日益密切而达到了新的水平，更加令人瞩目。譬如，阿拉伯国家的

读者先是通过《论语》、《道德经》的英文译本，继而通过阿语译本

领略了中国哲学之美，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阿拉伯世界

更是出现了不少中国小说的阿拉伯文译本；不少中国读者对黎巴嫩旅

美派诗人纪伯伦作品中的许多句子耳熟能详；埃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马哈福兹的一些代表作品如《开罗三部曲》在中国甚至有数个译本。

与此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学界对对方国家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学

术研究稳步发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学术价值上都在最近的四十年

有了很大提升。

阿拉伯国家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节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

需要我们了解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也需要我们了解中国和一带一路

国家交往的历史，其中包括文化的交流。《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阿

拉伯卷》恰逢其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由钱林森教授、周宁教授担

任总主编，由郅溥浩研究员、丁淑红副教授、宗笑飞副研究员撰写的《中

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阿拉伯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笔者就深感惊讶，因为它超乎我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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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中外文学交流史”项目启动的时候，钱林森教授曾经找过几

位国内从事阿拉伯研究的学者，其中也包括我本人，但因为当时我由

教育部借调到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日常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这一

课题的研究，只能婉言感谢钱林森教授的盛情邀请。我婉言谢绝的背

后其实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我对写一部“中国

阿拉伯文学交流史”有些畏难情绪，感觉到材料搜集比较困难，中阿

文学交流的事实不够充实。因此，当我得知郅溥浩先生应允负责这一

著作的撰写时，我最初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觉得书出来以后可能只会

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没想到现在呈现在笔者面前的是一本皇皇巨著。

不由感叹老前辈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我辈后学实难望其项背。

这部近五百页的大作详细载录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文学交流历史

上的各个时期的交流情况，编织出一幅动人的中阿文学交流彩卷，远

观、总览千年来的交流概貌，近察、细数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体裁文

学作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这部巨著有效填补了

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在中阿文学交流研究方面的学术空白。我们相

信，对于从事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对于初涉阿拉伯文

学的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对于东方文学尤其是阿拉伯文学感兴

趣的广大读者来说，这本书定能成为他们投入阿拉伯文学研究海洋时

的“航行指南”和可靠助手。

本书的成功写作首先得益于三位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国内阿拉

伯文学的研究学者身份，河南大学的马征曾指出：

长期以来，国内的阿拉伯语言文学研究处于“专家”与“非

专家”壁垒分明的状态：“专家”囿于语言的界限，很少去了解

阿拉伯语言文学以外的理论与知识，缺少从理论的视野和高度，

对阿拉伯文学有目的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非专家”远远地站

在阿拉伯语言之外，要么依照东方文学的整体框架，对阿拉伯文

学“生拉硬套”，要么对阿拉伯文学泛泛而论，所谓“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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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而缺乏学术根据与深度，固然可以娱人心智，普及文化知识，

引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与严肃、认真的研究相差甚

远！ a

马征所说的这种“专家”与“非专家”壁垒在阿拉伯文学的研究领域

的确存在，但是随着高校阿拉伯语教学和学术的发展，这种壁垒在慢

慢改变。掌握阿拉伯语的年轻学者特别是阿拉伯文学方向的硕士生、

博士生都在导师的督促和指导下努力学习文学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

“非专家”所培养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某些高校也有机会学习阿拉

伯语。而《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阿拉伯卷》的三位作者均为阿拉伯

语科班出身，且长期从事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他们也都有过留学阿拉

伯国家或者在阿拉伯国家工作过的经历。他们是真正的阿拉伯文学“专

家”。尤其是郅溥浩研究员曾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学和埃及的开罗

大学留学、进修，还曾借调到阿拉伯国家工作。而在中阿文学的交流

活动中，郅溥浩先生还是很多文学交流活动的亲历者，不仅到过阿拉

伯国家访问，而且还接待过阿拉伯作家代表团的来访。

除了郅溥浩研究员以外，另外两位作者丁淑红和宗笑飞也是中国

阿拉伯文学研究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她们在阿拉伯民间文学、阿拉

伯现当代文学、中阿比较文学等领域的成果为学界所有目共睹。在本

书撰写过程中，三位著者不光利用自身已取得学界一致认可的研究成

果和一手材料，还细致地搜集了大量新的史料。如早期国内出现的阿

拉伯文学作品的各个译本、特殊时期我国文学工作者为声援阿拉伯人

民而创作的各种诗文集、新时期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的各种活动资

料等（有些甚至是没有刊行的内部资料）。著者将一批批弥足珍贵的

史料加以剪裁、切削，将中阿文学交流的细致幽微之处悉数展示在读

者面前。书中俯拾皆是的史书资料记载和大量中阿文学人士的交流照

a　马征：《刍议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实践—以〈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为例》，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5 年第 1 期，第 155 页。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195一带一路上古老文明的交响与和鸣

片、来往信件、访问手记、纪念文章，充实了全书内容，更是增加了

这部交流史的可信度和可读性。

在本书刊载的照片中，我们发现有莫言和埃及当代著名作家杰马

勒 • 黑塔尼的合影、曹彭龄 a 和阿拉伯世界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作家马哈福兹的合影。b 据笔者所知，郅溥浩先生收集、保存了很多

阿拉伯文学研究者与阿拉伯作家、诗人交往的珍贵照片。书中所刊载

的只是少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照片。这些资料是弥足珍贵的。而有关

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及其学术活动的情况，由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阿

拉伯文学在外国文学界还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会的各种活动得

到公开报道的机会很少，留下来的公开资料不多。是郅溥浩先生强烈

的学术意识让他收集、保留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当然他多次担任阿拉

伯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职务，也为他留存这些资料提供了便

利。尽管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各种学术活动不是与阿拉伯文学界的直

接交流，但也是中阿文学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只是考察、分析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非专家”

就能做，而且由于理论的修养可能还会做得更好。但是研究中阿文学

交流，要考察的是双向的交流情况，对于阿拉伯相关方面的情况必须

也只能由懂阿拉伯语的“专家”来做。本书的三位作者因为长期从事

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已经具备了“非专家”的理论视野，更重要的是

他们精通阿拉伯语，这成为他们考察中国文学在阿拉伯翻译、研究情

况的必要条件。于是我们看到了第八章“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

重点考察了 20 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

科威特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翻

译方面，阿拉伯翻译界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道德经》和《诗经》

以及一批中国古典诗歌、话本小说、戏剧，还有四大名著的各种节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阿拉伯人开始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学，一批现代文

a　我国著名的苏联文学研究专家、作家、翻译家曹靖华的儿子，曾任中国驻埃及武官（少将军衔）。

b　国内还有多位阿拉伯文学研究学者曾经拜访过诺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并留下珍贵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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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如鲁迅、老舍、巴金、茅盾、曹禺等作家的不少作品被翻译到

阿拉伯国家。由于毛泽东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他的革命理论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且他的

诗词也被阿拉伯国家翻译出版。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海外华人文学、

网络文学引起了当代阿拉伯文学翻译界的翻译兴趣。译作的出现带来

的是相关学术研究的生发。目前阿拉伯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具体文本的研究上。所有这些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这部分的研究有个小小的缺憾，就是那些翻译成阿拉伯文的中国

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没有用阿拉伯文加以标示。在如今，标示阿拉伯

文的技术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也不知道是作者没有提供阿拉伯文原

文，还是出版社为了体例的统一而做了处理。如果标示了阿拉伯文，

就可以给其他的阿拉伯语“专家”和读者提供一个路径，将来进行更

进一步的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这一部分的研究成全了全书的格局，

使得中阿文学交流史的全书结构变得相对完整。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详略有致，同时又不遗漏重要的专题。

书中详细考察的是 1949 年后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研究，

略说的是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的翻译与研究。这是符合中阿文学交

流事实的。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尽管跟欧美文学在中国的

翻译、研究无法等量齐观，但是相对于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

的译介、研究来说，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后者。而

重要的专题如马哈福兹和纪伯伦两位重点作家以及《一千零一夜》作

品的译介、研究，具有文学成分的宗教典籍、特殊时期的文学交流等

都纳入了作者的考察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是中阿文学交流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至今，是中阿文学交流的新时期，也是一个黄金发

展期。这一时期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数量多、质量高，形成的学

术研究成果亦呈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本书的三位作者浓墨重彩地进

行了考察和分析。就 20 世纪阿拉伯文学发展成就最大的小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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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数十位来自各个阿拉伯国家的作家的多部题材、风格各异的作品

被翻译为汉语，其中不乏享誉阿拉伯世界的杰作，对其开展的学术研

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于古代阿拉伯文学作品如《卡利莱与笛木

乃》、《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日》、《一百零一夜》和《安塔

拉传奇》等，我国学人对其的翻译、研究也在所多有。值得一提的是，

部分作品如《卡利莱与笛木乃》不仅有汉语译本，还有我国少数民族

语言如维吾尔语的译本，且翻译时间远早于汉语译本，可堪称为中国

各族人民共同参与中阿文学友好交流的明证。诗歌的译介方面，在中

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一批古代中国和阿拉

伯诗文被翻译到对方国家，多位中国学者从诗歌总论、文学史、诗歌

音韵、中阿诗歌对比等角度对阿拉伯诗歌进行了深入研究。而现代诗

歌在我国的译介研究则经历了从主要翻译革命性诗歌到广泛翻译各类

诗歌的转变，我国学者对其的研究也在新时期逐步兴盛、繁荣，“无

论是译介范围的拓展，还是研究对象的发掘，都有了令人惊喜的发

展”a。现当代戏剧在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局面，国内目前

已经有了一部分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但相关翻译和研究成果仍显不足。

新时期阿拉伯文学史的编撰成果丰硕，迄今已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阿

拉伯文学史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无不凝聚着作者或译者的心血。中国

学者们对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和中阿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已形成

一定的规模，特别是中阿比较文学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已经拥有了一

定数量的平行研究、影响与传播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和研究方法

上都占据了相对领先的地位。

而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的翻译与研究之所以较少，最重要的原

因是阿拉伯世界的中文教育相对于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滞后，缺乏研

究中国文化的人才。我国在 1946 年马坚先生从埃及留学归国即与季

羡林先生一起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东语系，其中就包括阿拉伯语专业，

a　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阿拉伯卷》，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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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我国培养现代阿拉伯语人才的历程，到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

8 所高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2016 年全国开设有阿拉伯语专业的高

校已经接近 60 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阿拉伯语语言文化（包括

文学）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阿拉伯国家的中文专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在埃及的艾因 • 夏姆斯大学设立，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该校的中文专业都是阿拉伯世界的唯一。尽管孔子学院的努力使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中文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但至今仍有很多阿拉伯

国家依然没有中文教学，更谈不上中文专业的设立。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 20 世纪综合国力较小，文化影响不大，阿

拉伯国家的眼睛是长期向西看的，只有近年中国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

以后才有一些阿拉伯的有识之士开始提出“向东看”的战略意向。中

文在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大力发展是进入了 21 世纪以后才开始的，更

确切地说是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才真正吸引了阿拉伯的目

光。而中国文学真正引起阿拉伯读者和知识分子瞩目的是 2012 年莫

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即便是莫言获奖之后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

的翻译，还是在得到了中国政府资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

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数量不多，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是非

常自然的事情，因而可供本书作者们考察的史料本来就不多。当然，

本书作者对中国文学在阿拉伯译介研究情况的考察可能也会有所遗

漏，这也是难免的事情。作为研究阿拉伯文学的中国学者，本书的几

位作者虽然与研究中国文学的阿拉伯学者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

收集资料方面还是诸多不便之处，因此难免有失周到。然而我们必须

看到的是，著者对此已做了大量宝贵的开拓性工作。也许在不远的将

来，其他专事中国文学研究的阿拉伯学者会有更好的条件来填补这个

缺憾。

在专题研究方面，一是对作家的专题研究，二是对《一千零一夜》

这部伟大经典作品的研究。纪伯伦和马哈福兹的确是中国学界对阿拉

伯文学进行研究中进行得最为广泛也最为深入的两位作家，正如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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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言：“阿拉伯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中，作家辈出，不少具有世界

声誉，像乌木鲁勒 • 盖斯、穆泰纳比、麦阿里、伊本 • 穆格法、塔哈 •

侯赛因、台木尔、陶 • 哈基姆等。但相较之下，还是纪伯伦、马哈福

兹的声誉更高，其作品影响也更大，全世界的读者对纪伯伦和马哈福

兹也最熟悉。中国对纪伯伦和马哈福兹作品的翻译、对二位作家的研

究，也最多。”（第 334 页）因此，作者列出了专章来进行梳理，从

翻译、版本、介绍、研究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一千零一夜》的专题研究不仅有对翻译与研究的梳理，也有作

者从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角度出发做出的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思

考。作者认为，《一千零一夜》中的有些故事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

奇、小说笔记中的故事如《魔法女王》与《板桥三娘子》、《商人阿里 •

密斯里的故事》与《苏遏》、《终身不笑者的故事》与《妙音》、《侍

卫和泼妇》与《巧脱》等，有着高度的重合，从而提出了《一千零一

夜》的这些故事与中国传奇、笔记中相似故事存渊源关系的可能性。 

同时，作者还对特别关注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一千零一夜》部分

故事类型、母题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变人为畜、凶屋得金、羽衣姑

娘、救蛇得报等等，并对彼此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探究，指出了其

中需进一步挖掘之处。尽管作者也没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坐实这种影

响关系或渊源关系，但是这种思考无疑是具有启发性价值的。这一章

写得很有深度和拓展性，得益于郅溥浩先生长期对《一千零一夜》的

关注和研究。他本人就组织、参与过多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的翻

译和编译工作，而且他还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出版了《一千

零一夜》研究专著的学者，在《中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林

丰民主编，昆仑出版社，2011 年）一书中他还专门负责《一千零一夜》

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

在非纯文学类又具有相关文学性的方面，作者梳理了《古兰经》

和《圣训》在我国各个时期的翻译情况，指出虽然国内针对这两部典

籍已经出现了一些文学性研究和比较研究，但对于其如何影响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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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仍是语焉不详。国内学者向来认为近代中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最

早的译介当属对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翻译。这两部

经典虽被穆斯林奉为宗教经典，但其中的大量文学成分经由译介传入

我国，也属中阿文学交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中阿文学交流以带有革命性、战斗性的

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创作为主，体现了中阿人民支持对方的革命正义斗

争的深厚情谊。虽然这个时期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大多是战斗

性的，显得较为片面，但也让中国读者了解了一部分阿拉伯文学作品，

“为中阿文学交流留下了可资纪念的一笔，为今后中国对阿拉伯文学

的翻译、介绍、研究开拓了道路。”a 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交流也带

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毕竟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文学交流史的

一部分。几位著者没有因为自己的好恶而避开这一段历史，显示了他

们学术的客观性立场。

书中还特别提到一批回族穆斯林学者在中阿文学交流中的独特

作用。著者认为我国早期对阿拉伯文学作品进行译介与研究的队伍

由我国著名文学家和一些回族穆斯林学者共同组成，在后者中，马坚、

刘麟瑞、纳忠、纳训等杰出学者是中阿文化、文学交流桥梁最早的

构筑者。他们既将阿拉伯作品译介到中国，也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

阿拉伯国家。他们一方面将阿拉伯语的《古兰经》、《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史》、《一千零一夜》等文学作品和文献翻译成中文，另一

方面也将《论语》、《子夜》等中文文献和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

在他们的手中，中阿文化、文学实现了双向的交流。他们是现代中

阿文学交流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著者细致地整理了我国阿拉伯文学学界老、

中、青三代研究队伍在阿拉伯文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在简要阐

述其研究内容之后细述其学术价值与不足之处，提出今后研究的努力

a　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阿拉伯卷》，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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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这些文字既是多年来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同侪学术成果的系

统展示，又激励了我们在新的时期踏着前人的脚印，互相扶助，开创

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书中坦率地指出阿拉伯文学研究各领域专

题研究的缺憾与不足之处，恰恰是对后世学者的勉励，引发他们的研

究兴趣和创新热情，还能避免他们在前人耕耘过的领域上做重复工作，

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书后附录的中阿文学交流大事记如同一根光彩四

射的珠串，将自中国西汉至 21 世纪以来的中阿文学交流事件串联起来，

为这两个伟大文明在文学上的交汇提供了一条最好的时间线索。

当然，这部洋洋大观的文学交流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憾。

譬如，书中列举的一些古代阿拉伯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尚缺实证。

唐代诗人李白对月亮的偏爱或受到了其家族出身的古代条支地区（今

伊拉克）前伊斯兰时期月亮星辰崇拜的影响，诗人杜甫的一些每行押

韵的诗歌受到阿拉伯诗歌格律影响，还有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与阿拉伯

故事的相似情节等，学界至今未能找到确凿的单向或双向影响证据，

因此无法得到确切证明。诚然，这部分中阿文学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

一时之间未能为学者通过学术考据所印证，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因

为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证据，就否认民族间文学的交流和影响……我们

首先要做的是找出彼此间相同的成分，有些彼此间的影响是明显的，

有些则不明显，需要我们作更深入更进一步的探索和开掘”a。著者这

一观点无疑是对有志于中阿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后进学者提供进一步

研究的思路。另外，书中第二、三、四章的章名是各个时期的中阿文

学交流，但从章节的具体内容来看，这几章主要阐述的是阿拉伯国家

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而很少涉及中国作品在阿拉伯国家的

传播与相关研究。

a　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阿拉伯卷》，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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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总体说来，这部著作第一次按时间顺序系统梳理了中阿文学交流

的脉络，填补了中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文学交流史的空白，堪称这一

领域的开山之作。作为一部文学交流史作，本书既有文学史的一般特

点，又遵循两国文化、文学“平等交流”“双向交流”的思路，展现

了中阿文学在历史的河流中或平行发展、或交错汇合、或互相呼应的

风貌。

拥有丰赡文化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虽远隔千山万水，彼此间的

交往历程却走过了千年的岁月。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新的时期中阿双

方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化发展建立在双方人民理解对方心理的基础

上。文化、文学的交流一向以来在两个文化传统、民族心理迥然不同

的人民之间交往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有理由

相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这

部中阿文学交流史将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中阿之间的民心

相通做出独特的贡献。




